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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1862—1918]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 

艺术运动的奥地利画坛代表人物，与埃贡·席勒同被誉 

为维也纳分离派绘画的领袖。对他的生平和作品国人并 

不陌生，美术史上称其画风为“装饰象征主义”，并一致 

肯定了他的装饰绘画的趣味性和内涵的哲理性，但执异 

议者不少，诸如称其作品“是奥地利医学家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颓废写照”，“猎奇与追求时髦”、 

以及 “色情”、“表面”、“肤浅”等等。的确，弗洛伊德 

的 “美感肯定是从性感这一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性欲 

是美之所以美的源泉”、“艺术之美在于对性的象征”等 

观念无疑或多或少影响了克里姆特。在克里姆特的作品 

中，特别是那些表现生、死、恋题材的作品，画面上男 

女常作情的极度夸张和色的浓艳渲染，构图形式上刻意 

铺陈“平面、装饰”的强烈视觉感官刺激，给人似有过 

分奢华艳丽的 “煽情”、“媚俗”的表象。然而，笔者在 

对欧洲，特别是对奥地利所作的艺术考察中，在可说是 

零距离地站在克里姆特的几乎所有原作面前时，令人震 

撼和激动的并非是所谓的“性的象征美”，也并非是画面 

中所描写的主题内容，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其绘画语言本 

身的魅力，也因此萌发从另一角度去评价的欲望。 

如果我们从绘画艺术的审美直觉特性，从艺术本体语 

言意义上去剖析，可以发现克里姆特对题材的选择与表现 

并非仅仅是关注命题本身，而只是利用题材在构建一个 

“好的格式塔”，即是一个最大限度满足视知觉的“完形”。 

是画家对生与死、情与性这一人类永恒主题在情感表达形 

式上的“新领域”的探索，追求的是艺术本体语言的表现 

性和直觉审美价值。并以此为目的，以几乎纯粹的造型元 

素点、线、面、色彩为基本话语组织的视觉语言表述方式， 

显现的是文本组织或结构的整体的抽象形式意味。应该说 

这里既有画家对性的象征美的悟觉，更有对贝尔认为的 

“艺术品的意味不在形式之外，而在形式本身”的表现性 

的探索。从这一视角解读克里姆特的作品，“表现性就存 

在于结构之中”可能正是其艺术的追求和精髓。 

综观克里姆特的作品，色“点”作为语言表述的一种 

方式，大致用法有三：一是点作为基本话语构成作品的主 

要语言表述方式 (大多反映在风景上)。画面上几乎看不 

到纯碎的面和线，而只有点的深浅层次，色彩对比，大小 

形状及排列疏密、方向不同所生成的“面”和 “线”的视 

觉印象 (这里有印象主义点彩派在技法上对他的影响)， 

这时的点既尊重了表现对象，又不被对象束缚。二是点作 

为语言的转换、链接媒介。点或是作为面的 “肌理”，或 

是作为线的“材料”，但此时的点通常在色、形上较为统 

一

规整，有明显的图案纹样化倾向，且多显东方样式，表 

露出克里姆特对东方文化趣味的追慕和借取。但对于克里 

姆特来讲，东方艺术的深奥内涵远不如他对东方艺术样式 

的兴趣，他吸取的更多的是图形本身的形式审美趣味。三 

是点不是用来表现 “具体的内容”，而是用以满足审美直 

觉的需要和情感氛围的渲染，点此时只是作为纯碎的 

“点”，作为纯形式的符号存在。画幅里，“点”在跃动中 

喷发情感的火花，在交织中生成梦般的幻觉，在序列中奏 

鸣乐音的旋律。可以说，色“点”在克里姆特的艺术中充 

分显示了作为形式语言结构的存在价值和审美意义。正如 

康定斯基所指出的点作为绘画语言的意义，其“本质上是 

最简单的形”，“一个点造就一定的主张”，“点在外在意义 

和内在意义上都是绘画最基本的元素”。 

线与面也是如此，在克里姆特的作品中，点、线、 

面共同谱写了一曲曲交响乐章。 

在克里姆特的作品前，人们的目光似乎总是在画面 

上游弋、寻觅，因为那些变幻、流动着的线，时而若隐 

若现，细如游丝，难觅踪迹。时而曲折起伏、绵绵蜿蜒， 

永无尽头。时而以面生线，以线概面，线面交替，错综 

变化。线在画面上充当着独奏、变奏或协奏的角色。观 

者的视觉随线的流动而情不自禁地寻找着它们的归宿， 

也在线的视觉流程中体验着动感和韵律，情感也随着线 

的流动时而峰回路转，风平流静，时而起伏跌宕，波涛 

汹涌。线，给象征主义绘画注入一种新的张力，以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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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那些隐藏在秩序与适度的立面之后的激烈的情感。克 

里姆特那惯用的生机勃勃的鞭索式曲线和螺旋形线，在 

抽象的寓意中获得了情感和生命。如我们在他的《壁画》 

中看到的，线既被用以象征邪恶的毒蛇的符号，也被用 

以代表善良与无助的载体。但更重要的是，线在作品中 

不但载荷着语言的转换、链接和界位作用，更充分体现 

了线语言的审美情感价值和话语权利。 

面在克里姆特的作品中格外珍贵。无论是大片背景 

的平面，还是由某种纹样重复排列构成的“图案面”，尤 

其是那些为数不多、纯粹平涂的面，这些面，通常只用 

以表现人物的脸部和躯体局部，但面部五官表情、肢体 

结构比例等已不被格外重视。尽管还能唤起具象的视觉 

经验，但实则对形已作了满足画面形式结构所需的主观 

强化和归纳变形。而且，这些人物常常被淹没在辉煌的 

图案装饰里面，与背景融为一体，只露出脸和手，与点、 

线、色彩共同演奏着一曲曲和谐的乐章。但又因为这些 

面常常被点和线簇拥，在繁复华丽的结构中显得尤为平 

实、单纯。尤如乐曲中的强音而成为画面的引人注目之 

处或视觉重心。可见，面也如线和点一样，更多的是作 

为形式构成的组织或结构存在。无论是克里姆特的成名 

作 《吻》，还是 《新娘》、《希望》、《水蛇》等作品，引起 

观者视觉兴奋的是面的形状、位置大小以及与点、线共 

同构成的整体构图形式，而非专注于面所表现的内容(如 

形的具象真实、表情的喜怒哀乐，人体的比例结构等等)。 

在斯托克尔特大厦的壁画 《满足》一画我们看到：女主 

角那只露出三分之二的脸和由各种椭圆形图案组成的男 

主角背影共同构成了一个突出于充满螺旋形纹饰背景的 

“平面形”，脸在这个“形”中并未因其重要而与周围图 

案样式分离，保持了形的相互关系，只是因为色的差别 

而有所强调。正如马蒂斯在 《画家笔记》中谈到：“表现 

并不是由反映在人的面孔上的或由剧烈的动势所暴露出 

的激情所组成的。我的图画的整个安排全都具有表现力。 

人物形象或物体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周围的空I司，相互 

的比例，每一样东西都发挥着作用。构图就是画家为了 

表现他的情感而用一种装饰的方式随意安排各种不同因 

素的艺术。”克里姆特无疑正是这样一个“用一种装饰的 

方式”探索新的表现领域的画家。 

l9世纪光学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现代色彩学的形成和 

发展，创造了绘画色彩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最接近自然的 

“瞬间”真实。印象主义点彩派的成就无疑影响了克里 

姆特，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可以得到证明。但点彩派似 

乎走到了“科学分离”色彩的死胡同，克里姆特则独辟 

蹊径，在他的绝大多数风景作品中，色彩摆脱了某种特 

定光源的束缚而呈现物象本身，因而也更为自由。如《向 

日葵》、《村落》、《苹果树》等作品，色对光的依赖已不 

存在，光对色的控制也已逐渐远离，色彩的三维空间纵 

深性表现被淡化，形的具象语义也被模糊，冲击视觉的 

是画面上那大小、疏密、形状各异的、纯度极高的色点 

与色块构成的韵律。而在其几乎所有的人物画中，色与 

形更是背离“自然”的真实而趋向画面的理性结构需要。 

如在他的 《吻》《处女》和 《水蛇》等许多人物题材的作 

品中，人物的形体己为画面形式所需而刻意被 “抽象夸 

张”为符号化的“形”，更多的笔墨用在服饰的纹样、背 

景的图案的形上，用在构成纹样图式的色彩上；或色彩 

单纯排列有序，或五彩缤纷对比谐调；画家所要表达的 

思想和情感，在色点跃动、闪烁的协奏中，在色线飞扬、 

流动的旋律中，在色块叠加、对比的轰鸣中，汇聚成色 

彩音响的乐章，动人心弦。可见，克里姆特对主题的理 

解与表现并非依赖人物、场景的具象描绘话语去表达， 

而更多是通过抽象的画面结构形式和色彩语言本体所具 

有的独立存在意义与审美价值去陈述。 

克里姆特的绘画，无论表现形式，还是色彩的运用， 

显而易见是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学 

习和借鉴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学。 

形成于汉代的中国传统五行色彩学和五色审美观， 

实际上既是图形化语汇法则，又是数字化抽象性表现形 

式。中国的大唐盛世曾是世界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中 

心，中国的五行色彩学体现在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包 

括商品上，国外入唐经商者，带走知识和物品的同时， 

也将中国五行色彩学和五色审美观输出国外。”甚至有许 

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推测1666年牛顿进行光学研究并发 

现七色光，是受到中国五行色彩学的启示和指导。到l9 

世纪西方现代色彩学体系才逐步发展形成。 

中国传统色彩学，是建立在古老的“五行说”这一哲 

学观基础上的，因此，它的发展、完善过程，就是融中国 

传统文化诸方面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过程。这个体系，自然 

包括了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学和中医学说等一 

切文化因素，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是世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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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代表，并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影响着世界各民族的 

文化发展。纵观历史，在美术领域中，克里姆特可算得上 

是第一位借鉴东方艺术元素、将中国传统色彩表现最全面 

的西方艺术家。因此，在克里姆特作品中的重要特点便是 

既具有哲学理念，又有东方色彩表现，更有点、线、面、 

色彩等元素的组合中蕴含的音乐感。虽然他所学习的中国 

传统色彩学以及东方传统文化理念是有局限的，然而，他 

睿智地加入自己的理解、综合自己本民族文化，进行了较 

完美的中西传统文化上的嫁接和融合。正是他对中西文化 

开拓性的糅合开创出“边缘性”文化领域，他的美术作品 

犹如春风，使世界美术领域为之振奋，他本人也在人类美 

术史上展示出自己惊人的才华。 

对于绘画抽象语言形式的直觉感知和审美领晤，克里 

姆特也许得益于奥地利深厚的音乐文化土壤的滋润，而深 

谙音乐与绘画抽象表现之间，有着更多的外象与内质的同 

构关系。也许得益于拜占庭镶嵌画、日本浮世绘、中国民 

间艺术的神秘感和样式，他对绘画点、线、面、色彩等造 

型语言意义有着深刻的内涵镢晤和敏锐的直觉，以致我们 

欣赏克里姆特作品的第一感觉直至最后印象，始终保持着 

对形式意味的亢奋和留恋，始终沉醉在点、线、面、色彩 

构建的音画联觉的美妙旋律中。即使是他的表现生与死主 

题的作品，最能引起人们视觉兴奋的还是画面的形式趣 

味，凸显的还是绘画艺术语言的唯美价值，而画中的内容 

却退居视觉思维的第二层面。如果说这就是克里姆特作品 

所谓“表面”与“肤浅”所在，本人却认为这正是他在艺 

术上“探索”新的表现领域的“成功”。 

克里姆特的绘画是趋向点、线、面、色彩抽象语言 

表述的艺术，是追求 “平面、装饰”形式结构的表现性 

[上接87页]山石、树木、房屋、天、云等都在变形、扭 

曲、撕裂；极具绘画性的笔法，迅疾地冲刷、涂抹，释 

放出绘画过程中的生命力。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 

德 ·库宁将个人主义的价值再度提升，使人们的情感方 

式在文化领域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刻，他以解放的心 

态、狂热的个人意念转向内心，强调个人的真实体验， 

用绘画语言所具有的最有力、最有效的笔法把它表现出 

来，潇洒，泼辣，甚至狂野，他善于运用从颜色交错的 

肌理中创造形象，并通过可见的形象和形状进入他的意 

艺术。这在他的中晚期作品中，尤其是他为维也纳大学、 

布鲁塞尔的斯托克尔特宫以及陈列在维也纳分离派会址 

地下室的壁画等作品更为典型。而他晚期所创作的 《黄 

色骑士》和 《舞女》等壁画，却已完全走向抽象表现语 

言的领域。在这两幅作品中，画面上已不见任何具象语 

言痕迹，只有纯粹的点、线、面、色彩构成的抽象形式。 

骑士精神在金黄色调和纵横交错的直线构成的形式意味 

中显露，舞女风姿在淡蓝色调和起伏流动的曲线组织结 

构中突现。只要纵观克里姆特绘画艺术的创造历程，从 

具象语言的再现到语素本身表现性的强调再到抽象结构 

形式的语言表现，可以看出克里姆特探索艺术本体意义 

和形式意味的终极目标。但这并非是他不具有写实绘画 

的才能，如拿他早期的一些写实风格的作品与任何古典 

大师相比也毫不逊色，事实上这正是克里姆特对西方传 

统绘画的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反叛。在克里姆特的作 

品中，空间二维的平展性和构图的强烈装饰性被他用以 

更好地营造画面的视觉直观愉悦性，点、线、面、色彩 

等造型元素也在画幅的整体结构中获得艺术本体的存在 

意义和审美价值。贝尔曾对艺术语言的独立审美价值作 

过这样的论述：在每件艺术作品中，激起我们审美情感 

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以及某 

些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这些线条和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组合，这些给人以审美感受的形式，我称之为 “有意 

味的形式”。可以说，克里姆特一生追求的，正是这种形 

式的“意味”。这也正是分离派绘画与西方传统绘画在观 

念上的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里姆特对艺术的 

唯美追求和抽象表现形式的探索，真正无愧是表现主义 

绘画的开拓者和实验者。 

象世界。 

客观与主观，自然与观念，具体形象与形象符号，他们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从最初的摹仿自然、依照 

科学研究分析自然，到有意识地创造自然的新形象，都 

是画家的一种主观感觉在逐步地内在强化、对有机生命 

过程的一种发现与肯定，从对自然物象直接的艺术再现， 

到只是间接的同现实世界有关，其间蕴藏着许许多多变 

革的阶梯，一步步，一层层，数不胜数，但他们都徜徉 

在依照自然与脱颖于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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